长城内外是故乡

——检察公益诉讼助力长城保护系列报道之破题篇

柴春元　南茂林

　　

　　编者按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嘉峪关听取长城保护情况介绍时强调，要做好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近年来，长城保护“朋友圈”里，一抹检察蓝悄然融入。即日起，本报推出“检察公益诉讼助力长城保护系列报道”，对公益诉讼在长城保护领域开展状况作一全景梳理和立体呈现。

　　“每次来大红泉堡，我们车上都得备一把铁锹。”

　　嘉峪关关城西南40多公里处，是险峻的祁连山口。大红泉堡，是守护这个隘口的明代军堡。茫茫戈壁滩，路在有无间。2021年9月14日，记者随同甘肃省嘉峪关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师占龙穿越戈壁，回访一位叫老安的“奇人”。

　　“钉子户”当了文保员

　　眼前的古堡，是一个夯土的墙圈，远处山坡上矗立着一座烽火台。岁月侵蚀已让它们残缺不全，但收拾得干净整洁，防护栏很牢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碑也十分醒目。

　　与文物保护员仔细查看古堡情况后，我们一起来到老安的新家，大家又聊起一年多来这里的变化。

　　时间回溯到2020年4月14日。在甘肃省检察院部署开展的“国有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中，嘉峪关市检察院发现，偏远荒凉的大红泉堡被人为占用、居住、饲养牲畜，文物安全和环境风貌受到严重破坏。

　　占用古堡的人，就是老安。老安，原籍河北，50多岁，年轻时来甘肃打工。从1998年起，老安就在大红泉堡里“安营扎寨”了：他建起羊圈、房屋，安装风力发电设备，用石块修补城墙残缺部位，与家人在古堡内生活。2006年，《长城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大红泉堡被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年，当地文物部门做过老安的工作，要他搬离古堡。可老安一直没走，成了古堡里的“钉子户”。

　　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怎么办？检察官认为，对于堡内违法情形，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下称研究院）未依法履行日常管理保护职责，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下称文旅局）也未采取有效监管措施。2020年6月16日，嘉峪关市检察院向文旅局发出督促履职的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随后，检察官与文旅局、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一道，先后7次来到大红泉堡，与老安反复沟通。2020年6月23日，老安终于同意搬迁并签订了整改承诺书。接下来，检察院、文旅局、研究院又协助老安在大红泉堡附近修建了住房。同年8月，检察院收到文旅局书面回复：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2021年，乔迁新居、继续在附近养羊的老安被聘为大红泉堡文物保护员。如今，“大红泉老安”也出名了，他告诉记者，时不时还有人远涉戈壁，慕名来访……

　　数十年的难题，就这样顺利化解了。但对师占龙来说，其中的艰辛如鱼饮水：“一开始，我们见到谁都得先介绍检察公益诉讼是怎么回事，做什么，怎么做，就像作文里的‘破题’；然后是第二题：争取有关部门和当事人的理解、支持；第三题，就是参与进来，一起解决问题。”

　　嘉峪关市文旅局共收到3份有关长城保护的检察建议，目前均已整改到位。

　　“这个过程不仅消除了长城的顽疾，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检察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公益诉讼既是监督，也是助力，是实现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公益多赢共赢的有效途径。”嘉峪关市文旅局副局长李进贤感慨道。

　　“我们已经约谈了有关经营单位，现在，游客乘直升机俯瞰长城、影响关城风貌的游览项目已经叫停。”

　　配合融洽了，沟通也热络起来。在嘉峪关关城，当地长城保护研究所所长张斌一边介绍长城保护举措，一边向甘肃省检察院检察官雷晓媛交流相关问题的整改情况。

　　检察官成了好朋友

　　李文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长城镇五墩村的村支书，他还有一个身份：长城保护员。他每周都要将自己负责的长城段巡查一遍，把最新状况及时上报。

　　武威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王树华告诉记者，像李文俊这样的长城保护员，在武威有226名，目前，武威市已初步建立起包括文物部门、长城沿线乡镇政府、村组、长城保护员在内的四级长城保护责任体系。

　　严密的保护网得以建立，得益于甘肃省检察机关的一次“集中发力”。这次“集中发力”，用甘肃省检察院检察长朱玉的话说，是法律监督与新闻监督的成功结合。

　　2019年12月，有媒体刊发一篇报道，反映了凉州区存在长城成为当地村民宅院墙、圈舍墙和人行道，长城墙体被村落和农田包围等情形。

　　根据这条线索，2020年6月23日，甘肃省检察院正式立案长城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监督案，并成立由检察长朱玉担任主办检察官，第八检察部、检察技术信息处、警务处等部门干警组成的专案组，对省内14地28处长城遗存进行现场调查。

　　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甘肃省检察院主动与武威市、定西市政府和甘肃省文物局磋商沟通，听取意见建议。接下来，省检察院三位副检察长分别带队，向三家单位宣告送达检察建议书，并深入长城沿线实地调研。几个月后，检察建议指出的问题全部得到了解决。同时，甘肃省检察院还指导该省各地检察机关对长城文物保护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检察监督。截至目前，甘肃省检察机关已发出有关长城保护的检察建议111份。

　　在五墩村，记者看到，曾被媒体曝光的长城段，违法建筑已全部拆除，城墙两侧的农田已后退5米，5米之外，是新架设起来的长城防护围栏。

　　离开武威时，王树华又建议我们走访了位于天祝县的乌鞘岭段长城。这里是河西走廊最东端，明长城与汉代壕堑在高山并行。天祝县长城保护站站长刘奎说，他们每季度都会对重点长城段落进行全面巡查，还聘请了当地牧民担任长城保护员；此外，乌鞘岭段长城围栏工程设计方案也已获省文物局批准。

　　“办案中，我们秉持双赢多赢共赢理念，争取有关行政部门、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真正形成了合力。”谈到公益诉讼在长城保护领域的“破题”诀窍，朱玉这样告诉记者。

　　“通过几次合作，我和不少检察官都成了好朋友。检察官还找我借阅了不少文物考古方面的书，他们都快成文保专家了！”甘肃省文物局调研员梁建宏一席话，既道出了文物工作者对检察官的亲近感，也透露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细致与辛劳。

　　清水营的影视基地拆掉了

　　“长城内外是故乡。”走访西部长城，我们对这句话有了更直观的认知。

　　千百年来，长城已与沿线农牧民生产、生活水乳交融于一体；这些年，西部风光备受影视制作者青睐，又让长城保护面临新挑战。如何在厘清保护边界的同时，让人与长城相互滋养，是长城保护中的难点，也是公益诉讼的又一待破之题。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宁东镇清水营村，有座清水营城址，为省级文保单位。自2008年起，多个影视剧组在这里拍摄。

　　2016年，宁东镇政府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审批，由某影视公司在清水营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开工搭建了一座木质影视拍摄基地。施工方在清水营墙体上以打孔方式搭建拍摄场景，给城址造成严重损坏。2019年10月，灵武市文物部门向宁东镇发出了责令整改通知书。

　　2020年8月初，检察官在履职中发现，清水营的影视基地并未拆除，墙角还遗留着大量建筑垃圾。同年8月18日，灵武市检察院向宁东镇政府、灵武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切实整改影响文物安全和有碍清水营环境的行为，恢复城址历史风貌。不久后，检察院收到书面回复，违法搭建的影视基地已基本拆除。

　　线索发现之后的一系列办案、整改环节，承办检察官马赞一直参与其中。谈到该案办理中的难点，马赞深有感触：“最难的，就是说服清水营村干部和群众同意拆除。因为村子和城址紧密相连，这个影视基地也成了村里的一条‘财路’。”为此，灵武市检察院还联合市文旅局、宁东镇政府、村干部召开现场会，邀请专家前来说服论证。

　　“村民的工作做通了，影视基地也拆了。下一步，如何处理好清水营开发和保护之间的关系，让长城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有关专家还在进一步论证之中。”马赞说。

　　●小贴士

　　长城

　　@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事，具体包括墙体、城堡、关隘、烽火台、敌楼等设施

　　@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曾修筑长城，建造时间跨越2000余年，其中几个建造高峰期出现在战国、秦代、汉代、南北朝、金代和明代

　　@目前境内已认定的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分布于我国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保存状况较好的仅占12.3%，有51.2%仅存痕迹或已消失

　　@1961年，长城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19年1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长城保护总体规划》

　　@2021年8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

　　检察公益诉讼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2015年7月2日，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工作启动；2017年7月1日，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要求，探索办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公益损害案件，总结实践经验，完善相关立法

　　@2021年7月1日，《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施行

@截至2021年11月，26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已作出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专项决定，20个省区市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公益诉讼新领域案件范围

纵深之处有花香

——检察公益诉讼助力长城保护系列报道之深化篇

柴春元　肖俊林

　

　　

　　“功能损失费、惩罚性赔偿金、鉴定费用，全部足额支付到位。”

　　日前，河北省保定市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赵昊宏给记者发来一条微信。这条“超简”信息需要注释：案子，是前不久保定市检察院提起的“全国首例长城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足额到位的，是一审法院判令被告赔偿的林地生态环境功能损失费52.8万余元，破坏生态惩罚性赔偿金52.8万余元，鉴定费4万元。

　　在河北、北京等长城东段地区，若要用两个字概括长城保护公益诉讼工作的特点，那就是——深化。

　　刻划者受到“史上最严处罚”

　　万里长城，金山独秀。

　　1998年至今，河北省滦平县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主任郭中兴一直在这儿工作。用滦平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肖玉芳的话说，这里的每段长城，他闭着眼都走不错。

　　郭中兴对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从陌生到熟稔，缘起于2020年6月由河北省检察院部署开展的长城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活动。而发生在2021年6月的一件事，又让他对这项工作平添了一份亲切感。

　　2021年6月17日，金山岭长城景区执勤的长城保护员发现，两块墙砖上分别被刻上了“聂某某2021.6.17”“段某某2021.6.17”的清晰字样。保护员报告后，郭中兴当天就通知了肖玉芳。

　　6月20日，依托《滦平县长城文物保护工作协调协作机制》，由滦平县检察院牵头，与县公安局、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等成员单位召开磋商会议。检察官建议：对刻划长城行为及时、依法查处。

　　通过疫情安检系统信息比对，结合视频监控，公安机关很快锁定了两名游客的身份：聂某和赵某，一为山东人，一为河北人。经查，6月17日当天，聂某在墙砖上刻划其父母的名字，因聂某力气较小，同行的赵某用随身携带的钥匙串，帮他在两块墙砖上刻了字。

　　7月30日，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复函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涉事游客作出行政处罚，赵某被处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元；聂某被处罚款200元。此外，管理处还在“案发现场”设立了专门的警示牌，将处罚情况予以公开，用以警示游客文明出游。

　　此次对长城刻划者的处罚，被媒体称为“史上最严处罚”。

　　“对破坏长城行为就该零容忍！这次‘最严处罚’的警示作用特别明显。有了检察公益诉讼助力，我们的管理工作更有底气了！”郭中兴说。

　　肖玉芳还告诉记者，在滦平，“驴友族”对长城的危害也得到了有效遏制。经检察机关监督，当地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已将长城分区划段，由长城保护员进行日常巡查，对擅自攀爬未开发段落长城的行为及时制止并处罚；同时完善监控设施，做到监控“24小时全覆盖”“无死角保护”。

　　“驴友族”的困扰，在北京的一些长城段也司空见惯。

　　2019年10月，为落实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的检察建议，该区文化和旅游局启动长城遗址出入口视频监控项目、增设警示标识、加强重要点段值守，切实履行文物保护责任；

　　同年12月，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根据检察机关的建议，及时清除了危害箭扣段长城安全的设施、设备，消除人为安全隐患，杜绝攀爬者对箭扣长城的人为破坏……

　　“首例”是这样炼成的

　　“依法判令被告公司立即停止侵害、修复环境或承担修复费用、赔偿生态功能损失费、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道歉……”

　　2021年9月29日，由河北省保定市检察院提起的全国首例长城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在保定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检察机关的5项诉讼请求全部得到支持。

　　2020年11月，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名单》，明长城紫荆关段名列其中。2021年3月24日，河北省检察院在长城保护专项活动中联合省文物局在这里实地踏勘时，发现一家石料加工企业建在长城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内，遂将该线索移交保定市检察院办理。4月2日，保定市检察院决定立案调查。

　　经查，该石料加工企业未依法办理审批手续，2014年开始建设，违法占用林地和长城文物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厂房面积约8014平方米，地面空化面积达24473平方米，对长城遗迹以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随后，保定市检察院通过媒体发布公告。6月23日，该院向保定市中级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把大量工作做在庭前，对每个环节反复细致打磨，是本案得以成功办理的关键。”赵昊宏对记者说。

　　——通过卫星遥感技术调查取证，调取涉案区域不同时间点的卫星遥感影像图，呈现涉案区域受损过程；

　　——邀请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专家进行充分咨询论证，出具专家意见；

　　——委托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对损害后果及修复费用进行鉴定。

　　易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赵宝德，被赵昊宏戏称为本案办理的“第一功臣”：被赵宝德细致执着的工作态度感染，专家出具意见的费用打了对折，鉴定机构也按最低标准收取鉴定费……

　　鉴于涉案石料加工企业发生过股权变更，为保证案件的可执行性，检察官还与企业现任负责人反复沟通。

　　“事实上，厂房拆除工作在开庭前就开始进行了，截至9月24日，涉案厂房及相关附属建筑已经基本拆除完毕。”赵宝德说。

　　“首例”出现在河北，并不奇怪。

　　2020年6月，河北省检察院部署开展长城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活动，由检察长丁顺生亲自挂帅，担任专项活动领导小组组长。

　　2019年以来，河北省检察机关已办理长城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172件，其中发出检察建议100件，磋商办理71件，另外一件，就是这个“首例”。

　　长城保护宣传“入驻”农村大喇叭

　　榆木岭长城，位于河北省迁西县城东北50公里处，是京津地区知名的旅游打卡地。每逢春秋季节，长城脚下的榆木岭村每天都会迎来数千名游客。

　　2019年12月20日，迁西县检察院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交办的案件线索：榆木岭长城存在登山阶梯破坏城墙问题。

　　该院立案后查明，当地在榆木岭长城保护范围内修建的登山步道危及长城安全。2020年1月，该院向当地镇政府、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送检察建议并跟进监督。通过多次与镇政府、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施工单位、榆木岭村委会进行磋商，最终形成了依法拆除、恢复原状的会议纪要。2020年10月，相关部门按照要求整改到位，并通过了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验收。

　　中间虽有疫情耽搁，办案过程还算顺利，可迁西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蔡玉玫的心里还是不踏实。进村调查时，村民们的困惑让她印象深刻：这条步道是当地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村的政府财政补贴建设项目，建成后，对散步的村民、摄影的游客都很方便，是个好项目啊，为啥一定要拆呢？

　　要让办案过程同时成为法治宣传的过程！为此，蔡玉玫和同事们一次次来到榆木岭村，大家打着旗子，拉着横幅，在集市上向村民发送宣传材料。

　　“蔡检察官还通过村里的大喇叭，反复给全村讲文物保护法、《长城保护条例》呢！”长城保护员刘晓强说。

　　谈到步道拆除过程，刘晓强记忆犹新：“当时是我组织村民一块一块拆的。为避免损坏长城墙体，乡亲们推着小车，一趟一趟把拆下的路基运下了山。”

　　一个“好项目”，因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威胁到长城安全，最后落了如此结局，此事让村民们深受震动，对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也加深了理解。

　　这个道理，要让更多的人认知、认同。

　　“跟检察官一起登长城。”2021年5月，《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实施前夕，人民网、《检察日报》、《河北日报》、河北广播电视台等十多家媒体记者组成采访团，跟随检察官实地踏查长城，采访长城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开展情况。

　　如今，随着这项工作走向纵深，在河北、在长城沿线、在全国，文保普法和公益诉讼检察宣传正在由点及面，遍地开花……

　　●小贴士

　　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来源

　　控告、举报；在办案中发现；在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上发现；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转交；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等反映；其他

　　行政公益诉讼

　　经调查，检察机关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行政机关经检察建议督促仍未依法履行职责，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机关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民事公益诉讼

　　经调查，检察机关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存在违法行为的，在具有全国影响的媒体发布公告，告知适格主体向法院提起诉讼。公告期满，社会公共利益仍然处于受损害状态，且存在无人起诉等情形的，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爱之，能勿劳乎？”

——检察公益诉讼助力长城保护系列报道采访札记

柴春元

　　

　　系列采访虽已结束，一幅幅具象的长城片段犹然常在眼前浮现——

　　在河西，挺拔笔直的夯土长城古朴雄浑，但墙体和烽堡上，农牧民为通行或避雨开挖的洞穴也时常出现；

　　在陕北，有气势恢弘的“万里长城第一台”镇北台，也有普通人难以辨识的秦代墩台、因地基损毁而塌掉一半的明代敌楼；

　　在河北，有逶迤壮丽的金山岭等长城“名段”，而随处可见的信手涂鸦则令人蹙眉……

　　作为世界上体量、规模最大的线性文化遗产，万里长城亟需保护，而保护中的一些问题也发人深思。

　　如果我们把沿线农牧民生活、生产对长城的干扰称为“传统型破坏”，那么，当地群众与长城已亲密相伴了千百年，我们制止、处罚和修复此类破坏，如何在强化“保护距离”的同时，又能让人与长城更加和谐地共生？这显然是个复杂、细腻而又很带人情味儿的工作。

　　面对工矿、基建等“现代型破坏”，长城显得尤为脆弱。这时候，为确保有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不打折扣地落地落实，就需要保护工作拿出足够的刚性来。

　　游客、驴友们对长城的不当侵扰，往往颇具“后现代色彩”。对于这些行为人，如何双管齐下，将宣传教育和惩治有机结合，也考验着长城保护者的力量、智慧和耐心。

　　记者看到，上面三种类型的破坏，都在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中有鲜明体现。长城沿线的检察官们，充分发挥政治智慧、法律智慧、检察智慧，坚决秉持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在长城保护领域填写了一份不俗的答卷——

　　勤勤恳恳的努力：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除了常规的法律程序操作，往往还得进行大量勘验取证、档案查询、评估鉴定等调查核实工作，更需要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获取理解、认可和支持，形成治理合力。

　　实实在在的成绩：大到违建工矿的治理，小到鸡栏羊圈的拆除，长城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案件，一案有一案之结果，办案成效就摆在这儿，看得见、摸得着。

　　真真正正的合力：检察公益诉讼是督促之诉，也是协同之诉。如今，长城沿线的文保等行政部门，对检察公益诉讼早已迈过了从陌生到熟悉的门槛。检察官的参与让他们看到了真实的助力，增强了更好保护长城的信心。

　　近年来，随着长城保护越来越受中央重视和社会各界关注，越来越多的力量正在加速汇入这项宏伟事业。这里面，检察公益诉讼作为新来者，为这个“朋友圈”注入了一股新鲜活力：它是一台助推器，以司法的力量，快速推动解决了一些久拖的难题。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检察院的介入，让涉诉十几年的违建通信基站几个月内就得以拆除。它还是一种催化剂，让“小伙伴们”合作更加融洽，从而迸发出更大的文保能量。如甘肃省检察院的检察建议，顺利促成了武威、定西等地长城保护体系快速“升级”。检察公益诉讼能产生如此这般的“理化效应”，一在其独特的制度优势，二是因为长城的魅力，大家都爱它，就不可能不欢迎一切守护它的力量。几个月的耳濡目染让记者相信，在助力长城保护这片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大有可为。

　　当然，随着工作的深入，一些制约性因素也正引起检察人的思考。例如，怎样强化人员和技术、机制等保障，让这项办案成本高、难度大的工作不但能“短促突击式”发力，还能走向长期化、常态化；又如，如何推动立法完善，让这项工作有更明确、清晰、权威的法律依据，等等。

　　采访中记者还看到，除了行政、司法等机关，研究院、保护中心、高校等组织，在民间，长城保护的力量也在逐渐成长和汇聚。如陕北榆林的长城保护志愿者协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志愿活动的发动和组织；如腾讯公司，正在发挥其自身优势，致力于点燃青少年心中的长城情怀、为长城修复提供数字技术支持等工作……

　　古人云：“爱之，能勿劳乎？”保护长城，是一种力量凝聚，更是一种精神凝聚。

　　  期待检察公益诉讼在此伟业中再接再厉、行稳致远。
